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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荆日杂谈

《汉书》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食
鱼稻，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寥寥数语，将江汉
平原湖泊塘堰，稻花飘香还有那水中鱼跃刻画
得淋漓尽致。

居于长江之畔的荆楚人，大都识得形态各
异的淡水鱼。黄颡、鲶鱼虽同属鲇形目，周身无
鳞，皆有触须，但老幼都识黄颡鲶鱼，甚至见其
鱼已知味，断不会混淆。即使是长相雷同，肥硕
滚圆的鲩鱼，也能辨出那披着白色鳞片的是虔
诚素食主义者，长着一副与世无争的软弱样，最
低端的浮游生物都奈何不得，只能吃草，所以称
其草鱼。而那通体褐色鳞片的黑鲩，虽与草鱼
外形并无二致，却是水中螺蛤的杀手。荆楚人
称其青鱼，单从名称上看不出青鱼杀生食荤的
本质，砧板上剁下它的头颅，可见颗颗磨牙整齐
划一。如此利器，不知有多少水中动物在它的
咀嚼下葬身鱼腹。青鲩鱼，江浙一带就直呼它
螺丝青，诸君自个去联想螺丝青的凶或吉。更
有那凶相毕露的乌鳢黑鱼，仅从鳞壳色泽就划
分出家养野生之阶级，窥一斑即见原生态真伪，
滥竽充数可不行。

俟到腊月，池塘干涸，这是农人为悉数捕捞
做出的“倒海翻江”之举。干塘之下，菜场里的鱼
档多了些平素难以谋面的半寸左右小杂鱼。它
们不像四大家鱼那样在增氧机的汽泡下倦曲在
方池之中缓慢地张颚。小杂鱼盛在水桶里，层层
叠叠拥沓挤压，生命特征丧失殆尽。对于以惯食
活鲜的荆楚人，四大家鱼若在水中翻肚，即使尚
有气息也无人问津，唯有对小杂鱼毋论生死。

在盛产淡水鱼的江汉平原，每当严冬来临，
小杂鱼在干塘前渡过了最活跃的时期。随着池
水渐少，小杂鱼隐匿于沼泥之中，湿润的塘泥裹
满玲珑的躯体，不由自主地张颌或摆尾，周遭残
渍的水洼激起微微的涟漪。细小浑浊的水花，
使它的伪装暴露无遗，因而就无所遁形。鲜活
的小杂鱼被农人悉数拣拾蔑篓里，在北风洞穿
的竹篓中失去生命。

自幼生长在港汊湖泊纵横交错的江汉平
原，年少时最爱江河湖泊，河中物产自然谙熟，
唯对冬季上市的小鱼，如同北籍人不知其名，只
能笼统用“小杂鱼”称之。其实，小杂鱼并非籍
籍无名。只因它卖不出价来，效益低当然地位
卑微，如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家人无暇琢磨娇
嗔的乳名，随意叫个阿猫阿狗一般。小杂鱼名
字虚无怪诞，寸长小鱼叫“南猛子”，它常常活跃
在我们垂钓布下的饵食旁，蚕食着本不是诱引
它的酒米。它在饵钩旁游来窜去，水面浮标往

往产生“夺钩”的假像。“南猛子”无规律地躁动，
造成垂钓者对水底的判断无所适从，故被公认
是扰乱垂钓心情的祸首。若将之钩起，垂钓者
不会耐心取钩，一把拉下掷于泥地。朝着失去
嘴唇的“南猛子”一脚踏去，尚在挣扎跳跃的“南
猛子”顿成粉齑。

方扁体态的小杂鱼则谓“siguangpi”。它
的昵称叫做“四方皮”，名称来历，无疑是宽且薄
的外表赐予它难听的“雅号”，至于荆楚人口中的
siguangpi，则是以讹传讹的读音错误。知道它
的昵称，再去寻觅它的学名简直易如反掌。原来
它生物学中的名称叫“鳑鲏”。鳑鲏体态优雅，甚
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若隐若现的色彩，那是它在
生殖期的“婚姻色”，极像玻璃缸中缓缓游动的
热带鱼，可惜它离水即死，迄今未曾见过鲜活的
鳑鲏，它在淡水中的姿态只能凭空想像。

在江汉平原，当你见到此物时，切莫自以为
是的大侃鳑鲏，人家根本不知所以。亦不可装
模作样说什么“四方皮”，人们依然不晓得何意，
唯有用最无来由的“siguangpi”，反而有无比
的亲和力。

世界上尚存的动植物，发现者研究者都会记
载它们的全部特征，“南猛子”安能例外？当你
想弄明白“南猛子”的前世时，荆州首席水产专家
赵恒彦先生以其渊博的水产知识，予以了释惑。

“南猛子”的学名带着浓浓的乡土气，叫“麦穗鱼”。
困扰本人60余年的“南猛子”，终于拨云见日。

麦穗鱼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鱼，它的学名由
19世纪徳国鱼类学家所建立。江汉平原湖泊
沟渠静水，最宜麦穗鱼栖息。麦穗鱼被鱼类专
家列为鲤科，与汹涌黄河中鲤鱼同属一个先祖，
静水溪流使麦穗鱼进化得孱弱瘦小，但它的食
物不是漂浮溪沟的野棘草蔓，它是蚊虫的天敌。

旧时，麦穗鱼并未得到荆楚食客的宠爱。
它的形体太小，任其自然生长至终老也不过50
毫米。汉代官员《盐铁论》的著者桓宽在荆楚见
闻道“江陵之人，以鱼饲犬”。桓宽中原汝南人，
居地少有水域，见江陵以鱼喂狗，自然惊奇。饲
犬之鱼应当是小而无用的麦穗鱼，时至今日，麦
穗鱼作为家禽饲料，仍频频出现在鱼类文献中。

在荆沙，过去饲犬之用的麦穗鱼，当今，它的身
价远远超过四大家鱼，究竟何为？我们也迷茫其间。

麦穗鱼实在太小，食惯淡水鱼的荆沙人很
难将之充分运用，好在它的鳞片镶嵌在皮肤里，
省去刮鳞的繁琐。但小刺裏在寸长的肉身里，
油炸，才能物尽其用。

油炸之前稍加腌制，食盐用量勿超过百分
之一。油炸麦穗鱼的标准即是炸酥，让其水分
在滚油中消弥殆尽，入口松散酥软，用于幼儿食
用亦无鱼骨鱼刺之虞。谨记，用盐不慎，会导致
干酥的麦穗鱼前功尽弃。

麦穗鱼也可化简为繁。微炸（而非炸酥）后
再次烹调，佐以尖椒花椒姜末葱花等辛辣之物，
辅之酱油香醋烹淋，若不嫌麻烦，烹时还可汇入
芝麻，如法炮制，其味不俗。

差点忘了“siguangpi”，它的关隘在于骨
刺排列至腹，所以极难剖开，故而内脏只能从颌
下挤出，至于肚子里是否残留肠鳔杂什，不能细
想，且记，沸油之下，尽是美味。

在土地革命时期，石首小河口曾是一片红色
沃土，开辟过小河口革命根据地，随着鄂西特委
机关迁至小河口袁家铺，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早期的指挥中心，并相继建起了兵工
厂、军医院、被服厂、制币厂和后勤仓库等，让石
首不愧为“赤色之首”，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

如今，一座颇具规模的红色文化主题公园
在小河口镇郊落成，旨在继承革命传统，发扬
爱国精神，自然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园采用雕塑、壁画、塔碑、模型、文化墙等造
景艺术形式，结合植树种草等生态绿化手段，
配以长廊亭台、小桥流水，建成开放式红色文
化宣教基地和纪念园区。

园区内容广泛挖掘本土红色元素，再现一段
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1927年的中共石首中心
县委员会的遗址雕塑，将曾领导监利、江陵、公
安、南县、华容、安乡、石首等7县的秋收暴动、年
关暴动的机关工作场面呈现，一副团结友爱、信
心满怀的样子。

以李兆龙为书记的石首中心县委和以周逸

群为书记的湘西北特委，于1928年召开的联席
会议的遗址和人物群雕，显现出贺龙等革命领
导人沉着应战、坚持胜利的胆识和气魄。

1929年改建的红军医院遗址模型，让人联想
起救死扶伤、医护军民的感人场面。同年创办的
红军被服厂的遗址雕塑，让人体会到后方勤务支
援前线的莫大贡献。

1929年的石首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机关的
遗址雕塑，让人感觉到当年，经过党政机构艰苦
努力，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好，红旗得以在苏区
大地高高飘扬。

同年发生的石首苏区军民全歼石（首）公
（安）华（容）三县常练队战斗的模拟场景雕塑，重
现段玉林领导的小河口伏击战英勇的战斗场面，
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士气。

1929年岁末召开的中共鄂西地区第二次代
表大会的会址遗址雕塑，以书卷形态翻开鄂西革
命史的重要一页。那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
以石首为中心的鄂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会议
选举产生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鄂西特委新班子，
为该根据地的更加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鄂西农民银行制币厂遗址石碑及其发行的
钱币造型雕塑，表明在1930年，鄂西联县政府批
准设立的鄂西农民银行，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
经济封锁，制币厂的设立，统一了苏区货币，巩固
了革命政权。

邓中夏、贺龙率红二军南征渡江处的遗址
雕塑，反映了1930年红军部队架船渡过长江，去
攻打岳阳、直捣长沙的英勇无畏的行军场面，其
中小河口的老洲岭为当年渡江处之一。

中共江南县委员会的遗址浮雕，表达了1931
年中共华容县委和石首县委合并成立了中共江
南县委，统一领导江南的革命斗争。该委组织群
众生产自救、互救互助，解决粮食困难，巩固了革
命形势。

石首小河口红色文化主题公园，不仅特色鲜
明、韵味十足，而且红色文化底蕴丰厚。据悉，小
河口人民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先后有6000多人参加红军，有13000
多名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他们为革命事业立下
了伟大功绩。革命烈士纪念碑顶起一颗闪闪的
红星，铸起一道永远的丰碑！

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好有看头
□ 黄 鉴

1929 年
11 月 ，石 首
苏区军民全
歼石（首）公
（安）华（容）
三县常练队
战斗雕塑。

绕着珂里湾的，是河汊；抱着珂里湾的，是河
水。前前后后都是水，左左右右也是水，珂里湾
就像是从水里滋出的一张水灵灵的荷叶。

烟雨空濛天气，摇着船儿顺着杨柳河进入
珂里湾，那可谓化在了细密而又无痕的烟雨之
中了，船儿款款地贴着湾里人家的窗根儿摇，穿
过一座桥，又穿过一座桥，风景明明暗暗。船桨
咿咿呀呀地自说自话，船儿赶着一群又一群湖
鸭。忽然间，船儿打了一个横，靠近了芦苇丛旁
的一处码头。码头旁残存的乾隆年间的半截石
碑道出了珂里湾的历史。

珂里湾倚江傍湖，自汉唐以来，长江、夏水
等几条河流混冲的泥沙在东北环岸堆积，在河
岸以北中间位置形成一个小洼地，形似“锅
底”。南宋时，北人南迁，船只汇聚于斯而形成
市镇，名锅底湾，又称锅镇。时至民国，生于斯
长于斯的辛亥革命中坚人物杨时杰先生摘“珂
鸣铎振”“里让邻谦”句的首字，取“彬谦和睦，纯
似白玉”之意，易“锅底”为“珂里”。从此，“珂
里”便应运而生。

珂里湾是水做的湾子，水做的骨肉。由水而
生，因水而兴。珂里湾因了水，因了水系的畅通，
成了舟楫穿梭商贾云集之地。据说，当年这弹丸
小镇有五个码头，九家鱼行，一百零八家商铺，馆
铺竞列，作坊栉比，被誉为沔南“小汉口”。兴盛

时，来来往往的舟船，去时载走洪湖的特色水产
品，返回时捎带镇舱的石板，卸于珂里湾，几年下
来，不产石材的珂里街街巷巷铺满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石板。原来，像那些从远方迁居珂里湾的人
一样，这些石板都曾随着船只旅行，沿着条条水
道，压着长江的巨浪，听着洪湖的涛声，最后落户
在此，也成了珂镇的居民。仅仅探究一下它们的
来路，已是一段传奇，若是细看石板街面留下的
那道道深深的车辙，便可想见这小小的珂里曾呼
啸滚动过商业的洪流。“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
明灯”，从这流传的俗语，便可想见当年杨柳河上
白帆片片、樯桅林立的景象，那桅杆上照明的盏
盏风雨灯像星星撒在河面，使杨柳河水光滟潋，
如梦如幻，充满了灵性的流动。如今，在珂里湾
的街巷里，还可以看到打铁铺、银器铺、香粉铺、
永兴商铺、杜记渔行、王记货栈、保宁药铺等门头
或幌子，每个名字里，都可以窥见当初商业经营
的门类及其盛况。

商业的发达，许多外地人纷至沓来，聚居于
斯，带来了更多的尘世浮华。“丹凤朝阳”“金线吊
葫芦”“五码破漕”“清宁古寺”“后湖芳草”“鱼市
灯火”等众多见于典籍的美景，都是从前的生活
画卷留下的印痕，根本就勿需深究，只要听听就
能让人心旌摇荡。

富庶也养护了这里的深厚文脉。著名考据

学家、书法家刘心源，辛亥首义名人杨时杰、蔡汉
卿，现代水利专家谢鉴衡都是喝着珂里湾乳汁成
长的，想想在珂里湾曲曲折折的街巷里，曾飘荡
过多少琅琅书声。

岁月更迭，兵燹水患，虽然珂里湾煊赫的名
头不再，河埠的石锭已斑驳剥蚀，而它的故事在
岁月的流淌中，却并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所湮灭。
铅华落尽，一切归于平淡。芦花该白还是白，菜
花该黄还是黄，船还是船，桥还是桥，珂里湾还是
珂里湾。那曲折而静谧的小巷，那爬满青藤的墙
院，那油漆剥落而残缺的木格窗，那青布瓦上生
长的瓦松，甚至那雨天瓦檐上垂下的不断线的水
滴，那石板街上呱唧呱唧走过的木屐声……凡此
种种，总让人在幽静的、平淡的日子里感受到真
正的诗意。珂里湾就是这样温馨宁静、平和淡泊
得如水里滋出的一张荷叶，滋养着这里一代又一
代的居民。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机遇期的到来，洪湖市已
着手制定恢复珂里古镇的计划，着力将珂理湾打
造成以“荆楚民国，水乡珂里”为主题乡村旅游目
的地。随着意识的觉醒，这座古镇神韵的再生已
是可望可期。

船儿在水上漂着，我的心儿早已融入到珂里
湾的烟雨里了。静静的珂里湾，一个需要用安静
的心去感受的地方！

船儿摇进珂里湾船儿摇进珂里湾
□ 张昆仑

老宅要修整了。想以后双休潜到那边看书
练字、写作习武，闲暇时再种点青菜萝卜，植一
些梅兰竹菊，在“慢”生活中雕刻时光、寻找丢失
的童年。

决定了，请童木匠。
童木匠可不一般，不仅技艺精湛，还是一个

爱读书的“木秀才”，有自己的一套木学理论：胸
有成象方可动，三分画线七分做，画错一道线，
废掉一根料；万木寻踪皆有灵，心怀敬畏用真
功，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每一道工序。

去请童师傅那天，他正在家看《上新了·故
宫》。在路上，他余兴未了，指着一幢幢高楼大厦
说，现在纯木结构的房子几乎绝迹，我可能是全
镇最后一个老式木匠了。

因为找不到下手，童师傅一个电话把改行在
城里搞装修的徒弟邀了过来。

童师傅打开工具包时，我被怔住了，映入眼
帘的是墨斗、画签、角尺、斧头、锯子、车钻、凿子
等，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什物，加起来足有百斤
重。童师傅中气十足，可别小瞧这些“吃饭的家
伙”，里面道道深着呢，光刨子有就圆刀刨、清口
刨和长、中、短刨，锯子分长开锯、线锯、弓形锯、
双人锯等，铲也有一字铲、斜口铲、圆口铲、三角
铲，可谓各尽其才、各有所用。

童师傅问我门、窗、柜有何讲究？我说“七
门”要体现严正、“五窗”要突出古朴、“三柜”要
彰显渊博。童师傅点点头，“噗”地一下拉开鲁
班尺，量起长短不同、厚薄不一的木料来。只见
师徒二人一会向上、一会向下，一会向前、一会
向后，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在他们面前，木料不
单是木料，还有传承、专注和向往。如此比划半
天，客厅内便码满了各类准料。

原来，在木匠心里，这就是胸有成竹。我问
童师傅，是否有失误或失算的时候？只见他外
套一脱，这点都搞不明白，还叫啥“木秀才”？

此时，童师傅弓步以待，徒弟心领神会，双
人锯每锯到底，轻重缓急掌握得当，半盅茶水功
夫，三张木板就驾在木马上。童师傅端起墨斗，
在一扎一拉间弹上墨线，在一凿一锤中打上榫
眼，丝毫不偏，恰到好处。

童师傅说，古代许多木质塔楼未用一钉一
铆，靠木头之间的阴阳、凹凸、伸缩来咬合，屹立
千年而不倒，就是采用的榫卯法。按榫头的形状
分，计有：直角榫、燕尾榫、椭圆榫、圆榫、月牙
榫。按榫头的数目分，计有：单榫、双榫、多榫。

按榫肩的数目分，计有: 单肩榫、双肩榫、多肩
榫。按榫头和榫眼的接合方式分，计有:开口榫、
闭口榫、半闭口榫、贯通榫与不贯通榫。按榫端
是否外漏分，计有:明榫与暗榫。按榫头与方料
的关系分，计有：整体榫、插入榫，名目繁多，不
一而足。

总之，榫头和卯眼丝丝入缝，留不得一毫缝
隙。

当天下午，七门做好了两门，五窗镶好两
窗。童师傅徒弟笑道，这叫滴水不漏。

三天后，该做柜了。童师傅却犹豫了，说做
柜不如买柜，两个书柜一个衣柜起码要五天时
间，要做就做最好的，和你这宅子才配称，还须
借鉴明清风格，上庭、中腰、下柱、八角都要造点
型，面带牡丹，环刻瑞兽，才有味道。这样下来，
至少得十天时间。

我点了点头，做！童师傅这才将锯子、铲子锉
了一遍，把刨子、凿子、斧头都磨了一回，个个刃口
发亮。

临近时间节点，我来看“清样”——书柜的
图案、结构、形式均达到了完美境界，上面看不
见一颗钉子、一点胶水。难道童师傅亦用的“千
年古法”？我这书柜可要装好几千册书的呢！

正为其结实担忧，童师傅有板有眼道，这里
严丝合缝，实际是暗双榫；这些云型、心形、莲花
形，做工更为讲究，采取的是几形榫、插肩榫等；
这个拐角有精气神，使劲摇晃也纹丝不动，行家
一看便是抄手榫。打个比方，它们就像一棵参
天大树，下面的根须早已深入地底、盘根错节，
历经几十上百年都不会断折和松散。

木道嬗变，随物赋行，一件书柜竟有如此大
的学问。结工钱时，我特地给童师傅多付了报
酬，只当少写了一篇文章、少拿了一次稿费，毕
竟这里将是我最重要的创作之地。

送童师傅回家的路上，他郑重地说，以前拜
师仪式上，师父会给徒弟准备四份“拜师礼”，也
是木工行业的传统工具--鲁班尺、墨斗、刨子
和拉杆钻，它们分别象征着规矩、正直、努力和
钻研。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可没少吃苦
头，更不敢走错一步路啊！

作木如做人。回想童师傅的每一句话，这位
对待木工手艺要求极为严苛且言行有度的匠人，
颇有君子之风——正如他所展示的，用一生在木
料的打眼、凿槽、留卯、做榫中修行，吃最大的苦，
选最好的料，用最诚的心，做最上乘的作品。

红红色印记 作木如做人作木如做人
□ 陈白云

深秋的橘园，缀满温暖的红，圆润又圆满。
它的层次、容量和深广，恰似宋画《橘图》，设色高
古，又透视红绿的写实，淡淡芸香盈怀而来。

橘树是故乡的福树，遍生罗绮，香风微度。
儿时吟诵《橘颂》，梦里声音还萦绕耳边：“后皇嘉
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熟悉的
气息，柔软而亲切。屈原“深固难徙”的故土之
爱，因了橘香而唯美绵长。我以为，词里的“绿叶
素荣”就是我家侧屋前的橘树啊。

童年的梦与橘树一起开花。阳光斜进窗
棂，隔着纱和我絮絮低语。流动的绿色越过思
绪蜿蜒着，疏枝里温润的尽是美好。我悠悠穿
行橘树下，花瓣簌簌地落满一身。踮起脚尖，
轻嗅轻吻，风露沁蕊，芳香依稀。白净的花，清
幽的叶，妆点我的新校衣，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束束疏影封住的美妙厚度，竟如此诗意。
夏日，青涩的果儿蓄满光热逐渐长大，颜色由
深绿变浅黄。待到深秋，终于支不住酡颜而醉
倚粉壁，惊喜从侧屋前的老墙根爬上来。此时
再看遍野的橘，如同高音霎时明亮，演绎一曲
笑傲江湖，清越里透着华贵。当我挽起竹篓，
战战兢兢地爬上木梯，学着祖父操起剪刀，那
些蓬勃的橘应声而落，像旋启存封多年的女儿
红，香得微醺。然而，待我学会用文字填充心
灵，再看那书里的橘，分明是着染愁绪的。古
人陆绩《怀橘遗亲》，李衡“呼橘为奴，蓄橘养
家”，有藏在橘里无人知晓的仁礼存心。民国

文人朱自清《背影》里倚窗凝思，观橘睹物忆父
亲的惆怅如此悲不自胜，读着直到恍然若世。
这才发现无数美妙的橘红，早已悄悄越过茂密
的枝头，攀满我的整个童年。

侧屋的门额，挂着一幅绣锦：祖母精绣的
橘。浅蓝底子红色橘，簇簇缀在深绿叶间，掩不
住的富贵。就连跳动的灯花也落下温暖的橘
红。我剥下一个整的橘皮，拧几股麻线搓成灯
芯，浸泡油里。然后将浸满油的芯用针线固定橘
皮内里，这样精致的小橘灯就做好了。绵延悠长
的橘香暖意，隔开屋内的明暗，也隔开屋外的寒
凉。冬日夜长，正是围炉向火好勤读。我背诵课
文《电线上的火花》：“民警叔叔摸着姚剑钧淋湿
的头发说：谢谢你，少先队员……”会意之处，必
将书本摊在膝上。暖暖的书页，也弥漫灯火可亲
的欢喜。祖母放置炉上烘烤的橘，芸香独有的微
辛，似安居金粉里，充满酸甜的小令——圆果抟
兮。祖父叼着烟枪，轻声说仓里的粮，陈年的事，
永远是柴米油盐的陈旧，田园四季的随意和充
实。我从书中抬起倦眼，簸箕半干的橘皮向我露
出甜甜的笑，凡俗的喜气顿然溢出。橘皮性甘，
炖煮肉汤放一点即为金风玉露啊，若灌制香肠配
置佐料，那就是胜却人间无数了。

迎岁的橘光，来来去去，延伸复年的旧日重
现。橘树掩映下的日子，也宛若它的叶花果一
样几许苦涩，几许酸楚，几许甜蜜。橘蕴含的
酸和甜，不失甘美的性情，也使慢慢长大的我

体味其中的深意。不禁想起辣椒全辣，苦瓜连
根苦，即使碾为尘末，也不失根本。它们安于
温润泥土，清风如橘，橘里莼乡。它们行于参
差荇菜间，相生相成，逞娇逞美，又岂止是植物
比人活得通透可以诠释？人生五味，不知各占
几分呢？

如今，故乡的橘已不只是童年的零食，还是
农人增收的吉祥果。从他们幸福满满的脸上，我
看到橘背后的隐喻和禀芷的芬芳。大片丰泽果
园，耀眼的横幅，告诉我这里是橘子实验基地，盛
产的橘子远销海外十多个国家……

那天，我流连往返一家私人橘园外，深深的
桑梓之情油然而生而不忍离去。主人善意，热情
邀我入园。这里弥散“竹篱·青黄”的禅意，也充
塞着橘树半分水润半分田的往事，因而变得格外
珍贵。很多年来，我一直缝补记忆里“橘”的碎
片，居然与眼前的情景相重合，那种亲切与生俱
来，遥远神秘，又近在迟尺。童年诵读“满园金粉
落松花”的句子，又古意盎然地浮现，其实它不是
金色，也不是红色，是介于金和红之间微微奢华
的颜色。

世间最神妙的橘树，因为故乡沃土，因为名
篇《橘颂》，使之穿越古今、驰名海外。橘之甘，不
只是美味与乡情，还关乎人心人性。“深固难徙，
阔其无求兮”，屈子为橘作颂，乃寄托非凡高举之
志情。这里的橘，当如故乡漫野中的橘树，“自成
品格，自立繁华，自在天边……”

梦与橘树梦与橘树一起开花一起开花
□ 方华敏

生生活随笔
““浪猛子浪猛子””与与““siguangpisiguangpi””

□ 文/图 刘德建


